
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其族群建构

纳张元(彝族)

内容提要：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建

构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表述，它是族群为了强化其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

力，进而对本族群历史进行的创造与建构。他们以集体记忆内容的重构，不断强

化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自我认同。

关键词：彝族创世史诗集体记忆族群建构

彝族创世史诗概述

创世史诗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是“诗性的历史”，是远古各民族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吵数民族的创世史诗语言朴素优美，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物质。“这些史诗是
各族人民艺术创作的结晶，反映了各民族的世界观，是研究各民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等的重要素材”。吵数民族创世史诗都以诗歌、说唱为表达方式，以神话传说为
其内容架构，描述天地万物的生成及人类的产生、民族的起源。从史诗人文精神的主题来

看，它是少数民族对万物起源这一命题的探求，从史诗的具体内容看，反映的是人类改造

自然的历史④，而从史诗的深层精髓看，它是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和

积累的结晶，从它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在历史生活生产中的建构历程及其所形成

的样态内容。

创世史诗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蕴藏量极为丰富。彝、苗、壮、白、傣、纳西、拉祜、佤、傈僳、

景颇、普米、德昂、怒、阿昌、基诺、独龙、哈尼、布依、水、瑶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

系的创世史诗。作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传统的彝族，关于开天辟地的创世史诗

内容丰富纷繁，篇幅波澜壮阔，它们围绕天地起源、万物起源、人类起源展开巨幅画卷，把

彝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进化观、历史观、信仰观、道德观、伦理观融于其中，从而构成一个

有机的有序的整体。④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彝族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创世史诗。现

已出版的彝族创世史诗作品，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即大小凉山彝区流传的《勒俄特依》、云

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和《梅葛》之外，还有云南彝族的《尼迷诗》、《尼苏夺

吉》、《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俚泼古歌》、《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满锦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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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桑俊：(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l期。

②孔令琼：《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人文特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第5期。

③孔令琼：《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人文特质》。

④杨春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历史观、信仰观与伦理观》，《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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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世纪(天地人)》、《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等；贵州彝区流传的《洪水泛滥史》、

《洪水与笃米》、《西南夷志·创世志》、《天地祖先歌》等。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其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记忆需要来

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社会中不同群体

和机构的不同集体记忆，都是其成员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思想中不断润饰、消减和完

善中才建构起来的。①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就是该集体的全体成员在长时段内对于过去形

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②而史诗我们也可以说是族群以诗歌、说唱形式所表现出的历史的

集体记忆，就这一点而言，史诗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所以，史诗也具有了

集体记忆的一些特点。如集体记忆一般，史诗是族群过去生活在历史上的记忆留痕，史诗

是不断再生产，再创造的集体记忆，通过对史诗记忆之路的探寻，可以寻求到集体记忆的

建构历程、建构方式以及族群的集体记忆特征。

(一)创世记忆

对于天地的开辟、万物的生成，彝族先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独特的理解依附

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代代相传。

亚里士多德曾总结：“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

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

最后又都恢复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

素和始基。”③对于万物的始基，《查姆》④中有这样的叙述：远古的时候，世上只有一团混沌

不清的雾露，“时昏时暗多变幻，时清时浊年复年”，“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雾露变气育

万物”。《阿细的先基》⑤中唱述到“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只有云彩，“云彩有两层”，后

来“轻云上飞去，就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勒俄特依》⑥描述“天地未分

开，洪水未消退，一天反着变，变化极反常；一天正面变，变化似正常。天地的一代，混沌演

变水”，水是混沌状态中演化出来的第一种物质，万物变化都始于水。《天地祖先歌》‘D认为

“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宇宙处于“混混沌沌中”。由于“大风轻轻吹，清浊渐渐分。清

气往上升，浊气往下降。清气变为天，浊气形成地。”《尼苏夺吉》⑧中亦讲述：“时间没有地，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彭恒礼、杨树吉吉：《史诗之谜与族群记·tc--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广西师范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搜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阿细的先基》，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⑥冯元蔚译《勒俄特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⑦阮居平编著《贵州民间长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⑧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昀孔、李宝庆整理《尼苏夺节》，李八一昆、白祖文、

白刊宁收集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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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天。整个宇宙间，天地都不分。左右是海洋，前后是海水”。《门咪间扎节》地说：
“云彩来造天，雾露来造地”。史诗中描述的“雾露”、“云彩”、“水”、“气”、“海水”都是物质。彝

族先民在科学不发达、思维能力较低的情况下，用感性的、简单类比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思

维，从而总体认知自然界。由此看来，彝族先民对天地形成的解释带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万物起源作为创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史诗中较重要且有特色的部分。同样，在彝族

先民的原始记忆中，万物亦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物质。《梅葛》②中讲述世上万物皆由老虎垂

死化身而成，格兹天神的五个儿子用“虎头作天头。虎尾作地尾。虎鼻作天鼻。虎耳作天耳。

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作阳光，虎牙作星星。虎油作云彩，虎气作雾气，虎心作天心

地胆，虎肚作大海，虎血作海水，大肠变大江，小肠变成河，排骨作道路，虎皮作地皮，硬毛

变树林，软毛变成草，细毛作秧苗。”《创世纪(天地人)》③当中描述黑白双虎神下落人间化

身万物，“虎气变云雾，虎血变雨水。虎眼变星辰，虎泪变甘露。虎毛变草木，虎肉变泥土，虎

骨变山梁，虎肠变江河。虎肚变大海，虎胆变湖泊。虎虱变走兽，虎蚤变虫蛇。虎耳变蝙蝠，

蝙蝠成飞禽”。由老虎垂死化身演变而来的万物与其原有的形态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关联。

(二)人类起源记忆

彝族创世史诗中人类的诞生有起源于大神造人的，也有起源于自然生人的。《查姆》中

龙王的女儿赛依列派儿依得罗娃造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阿细的先基》认为人类的男始

祖“阿达米”和女始祖“野娃”是由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分别用黄泥和白泥制造出来的。《尼

苏夺吉》唱述“诺谷小龙儿，红土塑人型，长一只独眼，生在脑门前。造四个大官，再造众百

姓。”《梅葛》说人是由雪变成的，而雪是格兹天神撒下的。《勒俄特依》里描述人是由红雪变

化而成的。《创世纪(天地人)》中则叙述黑白虎神交配生了四子，分别为龙、虎、牛、人，各归

其位、各司其职。

然而，关于人类的起源，或者说彝族祖先的诞生，史诗中更多的呈现的是一个更接近

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经受住了客观环境的考验而最终生存、繁衍下来的优

秀人种。

《梅葛》中提到人类的诞生，格兹天神“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头把雪变成独

脚人，“只有一尺二寸长”，他们以泥沙当饭菜，因无法生存而被晒死了。第二把雪变的人有

一丈三尺长，树叶做衣裤，吃山林野果，住老山洞，最终也被晒死了。第三把雪变成竖眼睛

人，但由于这代人“心不好”、“不种田”、“不拔草”，“一天到晚，吃饭睡觉，睡觉吃饭。”于是

格兹天神发洪水，把这代人换掉。洪水过后幸存的两兄妹在神的撮合下繁衍后代，从此有

了横眼睛人。《查姆》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开天辟地之后，龙王的女儿

赛依列安排儿依得罗娃造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称为“拉爹”。这代人“一只眼睛生在脑门

上”，故称为“独眼睛时代”。但这代人“年头年尾认不得，道理也不讲，高低也不分，长幼也

不分”，于是众神便制造了一场干旱，把独眼睛这代人全晒死了，只留下一位学会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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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译《门咪间扎节》，彝文献译丛第1辑，1981年铅印本。

(参云南省民族民问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梅葛》，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彝族创世史诗，流传于宾川县古底彝族乡东升一带。由褚家明述，宾川彝学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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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人”躲在葫芦里得以幸免。神女罗塔纪姑娘用水给“做活人”洗净全身，独眼睛变成了

直眼睛，他与仙姑娘撒赛歇结为夫妻，生下了后代直眼人“拉拖”。直眼人越来越多，过了

9700年，世上人多得住不下，经常吵嘴打架，不管亲友和爹妈。于是天神又决定降一场洪

水来换这代人，阿朴独姆与妹妹幸免于难，繁衍了横眼人“拉文”。《勒俄特依》对人类起源

有这样的叙述，“天庭祖灵掉下来”，“变成烈火在燃烧”，“变来又变去，生出一对哑物来，矮

小又难看”。后来又“变成松身愚蠢人”，一代只有两尺高，二代一人高，三代如松树，四代如

山峰，五代长齐天。后来，“天上掉下泡桐树。落在大地上，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去，降下三

场红雪来”，“变成雪族的种类”，其中有血的第六种即是人类。《阿细的先基》提到世上的几

代人，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用八钱白泥造女人，用九钱黄泥造男人，从而有了“蚂蚁瞎眼

人”时代。后来，天空中出了七个太阳，把这代人晒死了，只剩下迟多阿力列和迟多阿力勒，

从此人类进入到“蚂蚱直眼人”时代。山羊和水牛顶架引起山火，烧死这代人，剩下吉罗涅

底泼和吉罗涅底摩，进入到“蟋蟀横眼人”时代。又经洪水泛滥后，剩下兄妹二人从燕子那

里得到瓜子，经过栽种繁衍了“筷子横眼人”，即现在的人类。《尼苏夺吉》中描述诺谷在世

时所造的独眼人，在其去世后胡作非为、道德沦丧，“终被洪水葬”。世间仅剩娥玛与俄奄两

姐弟，两人结为夫妻，生下了“两眼长正面”的子孙。但在娥玛与俄奄“终年归天后”，“人们

起歹心，风气大变样”，于是天神又发大洪水，始祖独阿亩幸存下来，与三个仙女成婚，生下

“横眼长头上”的子女。《阿赫希尼摩》‘时于人类的诞生有较为传奇的唱述，人类从水生动
物演变为猿猴，猿猴学会走路后演变为直立人，而直立人又是从竖眼人演变为横眼人的。

《洪水淹天》中也讲述了天地形成后，凡间有了人烟，诞生了独眼人和直眼人，但这两类人

既不善良，又不遵循礼仪和规矩，盘古老天爷发怒，命令天神使人间干旱，死了不少人，后

又用洪水淹天，人类中善良的两兄妹幸存下来繁衍了以后的人类。《满锦十二发》②中提到

人类起源是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天神先后派火神和金童玉女下界造人均不成功，后来神

仙们用冰做骨、雪做肉、风做气、雨做血、星做眼才创出了草、青松、杉树、筋草、铁草六种无

血物和蛙、蛤蟆、蛇、鹰、熊、猴六种有血物，最后让猴一变再变，十代后才成了人类。以上几

部彝族史诗的叙述均表明，人类的诞生并非是一时一地的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选择、

抗争、进化的过程。

(三)民族分化记忆

基于彝族文化对异文化的质朴认识，在彝族先民的记忆中，人类诞生的同时，人类的

各民族也随之产生，充分显示了彝族先民“自我”意识的强化。

《查姆》中关于民族的分化，源于“横眼人时代”，横眼人最初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神

王指点他们的父母砍来竹子烧炸，以竹筒爆裂时发出的声响治疗。火塘里竹子烧得,JtPJI

响，火星飞溅，他们都被烫得叫了起来，叫“啊孑孑”的后来成了彝家，叫“阿喳喳”的后来成

了哈尼，叫“阿呀呀”的后来成了汉家。从此各人成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

①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罗希吾戈、普学旺翻

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②阿楠、张进发翻译整理《云南民间文学集成·石屏长诗卷》。石屏县文联1999年编印。

13l

万方数据



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2期

往，和睦相处是一家。《勒俄特依》中描述的民族分化与《查姆》有异曲同工之妙，兹俄尼拖

与居木武吾成婚后生下三个哑儿子，后来偷听天神的话，“深谷砍了三节竹来炸，家中烧开

三锅水来烫”，“首先烫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然后烫次子，说声‘阿兹

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最后烫幺子，说声‘表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阿文苟兹

图》提到民族的分化源于洪水过后，比氏罗氏兄妹二人成婚生下九子，老大是苗族，老二是

黑彝，老三是汉族，老四是回族，老五是撒梅①，老六是傣族，老七是罗敏②，老八是傈僳族，

老九是密岔③。《梅葛》中民族的分化亦源于洪水之后的兄妹成婚，妹妹喝了哥哥的洗澡水

后怀孕，却生下个怪葫芦，天神打开葫芦，从中走出了汉、傣、彝、傈僳、苗、藏、白、回等九个

民族。《创世纪(天地人)》中对于民族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东方有卖材④，林间垛

木房。麻布红黑衣，射熊是能手。交友不嫌多，百里有亲家。东方有过拉⑤，木板当瓦盖，男

女红黑衣，天天种荞麦”。“南方汉人坝，瓦房处处白。上下锦缎衣，读书人做官。西边罗比⑥

多，石头能垒墙。锦布喜鹊衣，巧手出木活。西边又白夷，三月住一山。衣穿与我象，住山爱

打猎。北边有傈僳，江坎崖洞屋。男女都披发，山药天天挖。北边有拉祜，江边株寨处。衣

长不过脐，编竹是能手。罗罗‘驻中间，割草盖房头。麻衣麻布裤，世代庄稼人。”
(四)洪水记忆

洪水灭世是彝族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社会中“洪水记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现象，几乎所有的彝族创世史诗中都提到了洪水滔天的景象。

《勒俄特依》讲述洪水泛滥的情景，“牛日起云雾，虎日雷声响，兔日即下雨，龙日暴雨

下四方，蛇日浪滔滔，马日洪水漫天地，江河水齐天”。《尼苏夺吉》中描述的洪水来源于四

条神龙，“龙神抖一抖，闪电雷轰鸣；龙嘴张～张，冰雹像鹅蛋；龙尾摆一摆，猛雨降下来；龙

脚蹬一蹬，暴风～阵阵；龙眼眨一眨，暴雨下不停。从早下到晚，黑夜下到亮。七天又七夜，

昼夜不停歇。洪水不断涨，大地变汪洋”。《阿细的先基》唱述洪水是“天上的安渣神，在四方

布起云”而导致的，“东方飘着红云，西方飘着黑云，南方飘着黄云，北方飘着白云。红云下

红雨，黑云下黑雨，黄云下黄雨，白云下白雨。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小陷塘满了，大陷塘也满

了。大雨下了七天七夜，雨水有山一样高了。大雨下了十三天十三夜，水连着天了”。《查姆》

中提到了“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雨点鸡蛋大，雨柱像竹竿，下了七天七夜，大地茫茫被

水淹”。《天地祖先歌》说“古呀古时候，天天下大雨，天也下漏了”。此外，《梅葛》、《洪水泛

滥史》、《尼迷诗》、《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创世纪(天地

人)》、《洪水与笃米》无一例外都有洪水泛滥、淹没世上一切的描写。

132

①撒梅：彝族支系。

②罗敏：彝族支系。

③密岔：彝族支系。

④卖材：居住在三台地区的彝族。

⑤过拉：居住在三台地区的另一种彝族。

⑥罗比：白族。

⑦罗罗：彝族。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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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史诗，我们看到了面对洪水时人们的无能为力，他们只能采取躲避、顺应的方法

以求个人的幸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天启或神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洪水中遗存

下的人也必然要借助某些工具来避难。《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尼咪诗》、《嫫紫荣阿

依与迷紫荣阿玛》中用的是木柜，《梅葛》、《查姆》、《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创世纪(天

地人)》里讲的是葫芦，《洪水泛滥史》描述的是竹桶，《尼苏夺吉》中利用的是神鱼和木棺。

(五)婚姻记忆

在彝族创世史诗中，漫天洪水过后人间只剩下一人或兄妹(姐弟)二人，而且他们都具

有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通过兄妹(姐弟)婚配或与天女成婚而繁衍了人类，使得人

类再生。

《查姆》中的阿朴独姆兄妹，《梅葛》中学博若的d,JL子与妹妹，《阿细的先基》中的吉罗

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夫妇的小儿子和小姑娘，《尼苏夺吉》中的娥玛与俄奄姐弟，《尼迷诗》

中阿拉、阿乃夫妇的三儿子和妹妹，《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中的阿依、阿玛兄妹，《阿

文苟兹图》中的比氏、罗氏兄妹，以及《洪水淹天》、《创世纪(天地人)》中的两兄妹，均为亲

兄妹(或姐弟)成婚。与天女成婚而繁衍人类的，有《尼苏夺吉》中的独阿姆，《洪水泛滥史》

中的笃慕，《勒俄特依》中的居木武吾，他们作为洪水过后仅剩的人类与天神之女婚配而让

人类的香火得以延续。

然而，由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亲兄妹(或姐弟)成婚，因此婚配过程中亦有曲折，需

要得到上天的同意，并由此有了考验的过程。这些神占的方式多样，独特且神奇。《阿文苟

兹图》中天神劝比氏罗氏兄妹成亲，兄妹很为难，并商议以打卦来决定。滚磨盘，磨盘合在

一起；隔河穿针，线穿过针眼；隔山烧柴禾，烟子缠在一起，于是兄妹只好成亲。《尼苏夺吉》

中娥玛俄奄姐弟“两人拿簸箕，登上山顶去。各在一面山，簸箕滚下去，刚滚到山脚，合拢在

一起。”但是两人不愿做夫妻，于是“拿两把筛子，再爬上山去。筛子滚下去，又合在一起”。

两人反复思量还是不能做夫妻，于是“各背一扇磨，再往山顶去。磨往山沟滚，滚到山沟里，

不偏也不斜，紧合在一起。”姐弟俩才成了家。《阿细的先基》中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夫

妇的／I,JL子和小姑娘都不答应配夫妻，但是“天上的金龙神，叫兄妹滚石磨”，“哥哥滚上扇

磨，妹妹滚下扇磨”，“石磨滚到山凹里，妹妹的磨扇在底下，哥哥的磨扇在上面。”滚过石磨

两人又滚筛子簸箕，筛子簸箕又滚到一起。接着哥哥站在河中手拿线团，妹妹站在河边手

拿针，哥哥抛线出去，线正正穿进针眼。最后兄妹在两个山头架起火塘，火塘的烟绕在一

起，两人才在金龙神的劝说下成婚。《尼迷诗》中阿拉阿乃夫妇的--JL子和妹妹在天神的指

引下，通过滚磨盘、滚簸箕的方式决定成婚。《查姆》中阿朴独姆兄妹在神王次子涅侬撒萨

歇的神启下，通过滚磨盘、滚筛子簸箕、河水里引线穿针等方法来“验证”，兄妹结为夫妻。

从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彝族族群建构

(一)集体记忆与族群建构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群起源的神话、族群地域的象征等文化因素构成族群的重要成

分，这是因为“族群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脉络，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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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也即族群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

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脉络来延续的。”①

族群建构基于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亦强化族群构建。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在特殊的历

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建构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表述。它是族群为了强化其认同，增强

族群内部凝聚力，进而对本族群历史进行的创造与建构。

彝族及其各支系的创世史诗，在继承族群口头传统的基础上，历经了漫长的口头传承

过程。没有超强的集体记忆遗留功能和稳定结构的族群，是很难在如此之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在口头相传过程中，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所以，相对稳定的民族族群结构，相对单一

的族群记忆，是形成史诗的温床。许多拥有史诗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具备这类特

征。‘铜i且，史诗中出现的与彝语支其它族群相似的文化源流和集体记忆，也足以证明彝语

支族群在移民和生产发展中，保留着较强的文化记忆，该族群文化与彝语支族群文化一脉

相承，彝语支众族群保持着结构的稳定性。

这里所谓的稳定性，就是指彝语支族群整体结构不会轻易改变，不会因为其外部结构的

可变性特点而改变整个结构的根基。‘习唉群的稳定性是族群强大的文化根系，是区别于他族

群的文化根源。如纳日碧力戈所说：“在族群的这些结构下面，具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规则，这个

规则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内在根据之一。构成结构的因素可以千变万化，但并不

影响一个族群相对于另一个族群的心理界限，不影响对内象征性认同和对外象征性排斥

的存在。”c?所以史诗中所展现的与彝语支族群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是其民族特性保持，

民族内部力量凝聚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彝语支族群结构稳定性和完整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创世记忆、人类起源记忆与族源认同

创世和人类起源严格意义上是作为人类存在于世间的彝族先民未参与其中的事件，

然而在彝族先民的记忆中，创世记忆和人类起源记忆是如此的鲜活与真实。这种真实来源

于彝族先民对生存空间及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追溯和记忆，实际

上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来增强本族群对族源的认同。

尽管来自于川、滇、黔等省区的彝族创世史诗中所描述天地形成的具体过程五花八

门，但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万物的始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即用自然解

释自然。这种朴素的阐释表明了不同地域的彝族先民拥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史

诗在叙述天地起源演化时，各类神灵都是开天辟地的主角和英雄。如《勒俄特依》中的恩体

谷兹，《阿细的先基》中的阿底神，《查姆》中的涅侬倮佐颇，《梅葛》中的格兹天神，《阿赫希尼

摩》中的阿赫希尼摩，《天地祖先歌》中的鄂莫肚和鄂莫府两姐妹。所有这些神灵都具有超

人的能力，他们主宰着宇宙万物，能赐福和降灾于人类。他们是彝族先民心目中理想化了

的祖先形象。史诗中还描述万物皆由老虎垂死化身而成，这与彝族的虎崇拜不谋而合。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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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江：《"-3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彭恒礼、杨树结：《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③徐杰舜：《结构与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从多元走向一体》，《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④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第1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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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彝族是一个崇虎的民族，彝族人称虎为“罗”，史诗中彝人以“罗罗”自称，即意为

“虎族”，虎作为彝人的图腾被世代崇拜，虎就是彝族人心目中的祖先。直到现在，川、滇、黔

等省区的彝族均有祭祀虎神的习俗，只是祭祀的时间和仪式不尽相同。

关于人类的起源，流传于弥勒的《阿细的先基》与流传于石屏、建水的《尼苏夺吉》说人

是由泥土制造的，《阿细的先基》中还进一步提到“造人的那个时候，是属虎那一年，是属

虎那一月，是属虎那一日，是属虎那一时。”又一次突出了彝族的虎崇拜。流传于大小凉山

的《勒俄特依》和流传于姚安、大姚的《梅葛》说人是雪变成的。这些不同地域的相同叙述表

明，创造他们的先民有着共同的民族起源。在史诗的叙述中，无论是《梅葛》中的独脚矮人

到巨人到竖眼人再到横眼人，还是《查姆》中的“拉爹”独眼人到“拉拖”直眼人到“拉文”横

眼人；无论是《勒俄特依》中的“哑物”到“松身愚蠢人”到“雪族的种类”，还是《阿细的先基》

中的“蚂蚁瞎眼人”到“蚂蚱直眼人”到“蟋蟀横眼人”再到“筷子横眼人”；无论是《尼苏夺

吉》中的“独眼人”到“两眼长正面”的人到“横眼长头上”的人，还是《洪水淹天》中的独眼人

和直眼人到横眼人，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类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而在这个进化过

程中，先进、文明的标志是以眼睛的形状来凸显的，这同时也显示了不同地域的彝族先民

对族群自身进化发展认识的一致性，亦表明了他们族源的同一性。

(三)民族分化记忆、洪水记忆与族群身份认同

民族分化记忆与洪水记忆是彝族及其支系对自我族群身份认同的一种表达，也是对

族群自我肯定的集体自觉。

通过创世史诗的描述，可以看到区别于其他族群，具有本族群认知特征的记忆和认

识。彝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人类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即所谓“从此各人成一族”，“和睦相

处是一家”。《查姆》和《勒俄特依》中叙述，人类祖先生下了三个哑巴，用烧竹子烧出的火星

和烧滚的开水来烫，不同的民族说出了不同的语言，因此成了不同民族的始祖。语言固然

是区分不同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同时也说明了彝族先民对自我族群的身份认同。

《阿文苟兹图》提到比氏罗氏兄妹二人成婚生下九子，其中的四子是彝族的支系，《创世纪

(天地人)》提到由黑白双虎神诞生的人类有八个民族，其中的三个是彝族的支系。对彝族

支系的突出叙述，也是对本族群的自我肯定。

洪水灭世在史诗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史诗中一再被提及是为了加深人们

对洪水的记忆，而共同的洪水记忆亦表明共同的族群身份。史诗中提到了洪水中仅剩的人

借助木柜、竹桶、葫芦等工具避难而幸存，从中影射出彝族先民对木、竹、葫芦的崇拜。对木

的崇拜与彝族的生存环境有关，也与彝族的原始崇拜有关，凉山彝族认为木头做的器具有

一定的法力，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通常利用树木的枝叶等作为工具。彝族大多认为祖先

从竹而出或因曾受到竹的庇佑而得以幸存，因而将竹视为祖先的图腾。从图腾的意义来

看，人的来源之地也就是人的最终归属之处，彝族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到竹祖先那

里，于是供奉竹祖灵位是川、滇、黔彝族共同的习俗。从哑巴孩子被烧竹子烧出的火星烫到

而发出声音的情节也可以看出彝族对竹的崇拜。滇、黔的彝族认为天地未分之时的形状像

葫芦，人类就是从葫芦状的天地中诞生的。而且葫芦腹大籽多，从葫芦里诞生出各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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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这一情节是女性生育过程的一种隐喻。史诗中影射出的原始崇拜，是彝族先民精神生

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彝族族群身份的认同。

(四)婚姻记忆与族群自我认同

对一个民族而言，婚姻是繁衍后代、延续族群生命的一个必然过程。婚姻记忆是一个

族群历史文化的积淀，史诗中对原始先民婚姻记忆的重构能进一步凝聚族群意识，强化族

群自我认同。

创世史诗中所反映的婚姻形态有兄妹(或姐弟)婚和天女婚两种。其中，兄妹(或姐弟)

婚是原始血缘婚的反映，这种婚姻形态曾存在于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早期。从伦理

学的角度讲兄妹(或姐弟)是不允许结婚也不应该结婚的，然而从史诗中描述的当时情况而

言，他们必须结合。所以史诗中有了大量高难度的神占方式使兄妹(或姐弟)结合变得趋于

合理化，这是史诗对其所产生的时代，即群婚、对偶婚取代血缘婚时，彝族先民的心理、道德

的曲折反映。神占的方式在不同地域的彝族创世史诗中不谋而合，有滚石磨、筛子、簸箕等，

而这些工具的出现是进入农业经济时期的表现。这些工具对氏族的生产与发展十分重要，

因此先民们便把它们神化了。神占方式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兄妹(或姐弟)成婚的合理

性解释，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原始信仰的影响。彝族先民在狩猎、战争、出行之前都要占卜，因

此，对于兄妹(或姐弟)是否应该成婚这件大事来说也应该占卜。直到今天，川、滇、黔各省区

的彝族在婚丧嫁娶、起屋建房、出行远足等生活中的大事之前仍然保留着请毕摩卜卦的习

俗。就天女婚而言，洪水过后幸存的人类男子与天女结合，有一夫一妻型，也有一夫多妻型，

这反映出了对偶婚的特点，这种婚姻形态曾存在于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晚期。关于

天女婚在彝族古代社会的所指，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上是君王所在

地。古代彝族社会中，部落首领与君王之间素有联姻习俗，王国的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将联

姻作为一种手段，选一女嫁于部落首领。‘遂种联姻被神化为天地开亲。另一种观点认为天
女婚指的是与北方部落的姻亲关系。当居木向南迁徙时，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定居下来

后，具有北方游牧特色的居木部落和当地南方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均有明显的

差异。而一个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为了保持自己在婚姻关系上的优越感，初期往往是不与被

征服者结亲的。然而，相同血缘内部又不能通婚，只好保持和他们有联系的北方部落的婚姻

关系。‘蛩无论是血缘婚，还是对偶婚，都是曾经存在于彝族社会的婚姻形态，这些婚姻形态及

其带有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在不同地域的创世史诗中的反复出现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

综上所述，彝族及其支系的族群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自己族群的集体记忆去

实现，他们以创世记忆、人类起源记忆、民族分化记忆、洪水记忆和婚姻记忆等集体记忆内

容的重构，不断强化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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